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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離
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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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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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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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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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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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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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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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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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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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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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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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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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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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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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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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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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冰
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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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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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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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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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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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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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章
盛
唐
時
代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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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寶
年
間
左
丞
相
李
適
之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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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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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適
之
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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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林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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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擠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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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之
後
，
再
沒
有
幾
個
人
前
來
拜
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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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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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賢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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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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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銜
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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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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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個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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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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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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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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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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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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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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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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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當世，人人都在叫
弱，稱自己是可憐的弱勢群
體。

蒙冤受屈的上訪者、拆
遷戶，求訴無門，呼天搶地
叫弱。

農民工、失業人，四處求職，生存艱辛，
搖頭嘆弱勢。

課業沉重、考試繁多的中小學生，熬更守
夜忙學習，要叫弱。

家境殷實的企業小老闆，也為原料漲價、
貸款無路、找不準轉型方向，而苦悶、叫弱。

尤為離奇的，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都說自己
屬於弱勢群體。內地《西安晚報》轉載的一項
問卷調查說，知識分子叫弱的比例佔百分之五
十五點四，黨政官員自稱弱勢的有百分之四十
五點一。另有網絡調查顯示，自認為弱勢群體
的比例，全社會竟達百分之七十。

不說於今是太平盛世麼，怎麼滿世界一片
叫弱聲？其實，人人叫弱，未可一概而論。有
些是真弱勢，需要社會關愛、幫扶；有的則是
起鬨、湊熱鬧，輕信不得。

譬如威勢赫赫的黨政官員，其叫弱就有些
矯情，甚至是裝弱、做秀。在眼下的官本位社
會裡，官員是個地位很高，且生活優裕的社會
群體。尊榮無比的他們，自稱弱勢者，不合情
理，也不能成立。網絡上有則 「一」字幹部的
民謠： 「一請就到，一喝就冒，一捧就笑，一
給就要，一苦就叫，一勸就躁，一批就跳，一
查就倒。」（見花城出版社《二○一○中國雜
文年選》）話糙理不糙。這類官員叫弱，意在

攪渾水、掩飾其假公僕的嘴臉。
事情怕認真推敲。如果官員當真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

那麼我想反問：為什麼社會上的各色人等都想當官，乃至跑
官要官，花錢買官謀陞遷？又為何知識精英的大學教授，也
要一窩蜂地爭搶一個處長的職位？每年的公務員招考報名，
緣何總是門庭若市，熱浪滾滾？他們都衝着去做弱勢群體麼
？無情的事實宣告了官員叫弱的虛妄。倘若黨政官員都成了
弱勢者，那現今中國有誰配稱強勢群體？莫非當今社會是個
全民皆弱的弱勢社會？

不過，對官員叫弱現象，還須作點具體拆解。因為，強
勢與弱勢是相對而言的。在官員面前，工人、農民、學生、
教師等普通民眾，是弱勢群體；但在官員這個龐大的社會群
體中，官階有高低，衙門分大小，權力各不同。所以，在官
員中又有了強勢與弱勢的區分。即如：

在權重、利大的實權部門官員跟前，一些 「清水衙門」
的官員，覺得自己弱勢、吃虧。

小科員面對頂頭上司的科長、處長，呈弱勢；而科長、
處長一站到廳長、市長身邊，也就官卑職小，成了弱勢者。
官場的等級森嚴，以及潛規則的存在，讓不少官員感到有不
公的苦惱，產生失落感。例如，活沒少幹，事沒少辦，水平
也不低，可一到考核或提拔的節骨眼上，卻不如那些有背景
或善於吹牛拍馬者。心中有苦無處訴，前程茫茫頗失落，他
們的自許弱勢、喊苦叫弱，就自然之極。當然，官員的聲聲
叫弱，與平民百姓的真弱勢，不是一回事。人人都叫弱，或
許顯現出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期待；但在國富民窮、官貴民賤
的社會裡，大多數人的被剝奪感、不安全的恐懼感，不易消
解。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過渡、轉型，更不會一蹴而就
。社會要訣別官本位、確立人本位，唯有如羅斯福所說，把
自由和人權作為社會秩序的核心，使政治經濟體制能夠滿足
國民的基本需求。

再說黑河，這確實不
算是個乏味的話題。有個
中國朋友跟我說： 「出國
旅遊本來就是件快樂的事
，讓人心痛的是 『國外』
卻竟是我們自己的土地﹗」

所以啊，黑河也是個令人心痛的話題。
所謂的 「國外」，通常指的是黑河對面的那
個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在一八五六
年以前，它是中國的領土，叫海蘭泡。沙俄
看準清政府腐敗無能，以借地囤糧為名，強
行建哨所，駐紮兵營，建營房，逼迫清政府
簽訂不平等的《璦琿條約》把海蘭泡霸佔
了，改名布拉戈維申斯克。

布拉戈維申斯克現今是俄羅斯阿穆爾州
的首府。位於黑龍江左岸，精奇里江右岸，
兩江匯合處，原是一個村莊。是 「璦琿條約
」中簽定的： 「由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
以南至豁爾英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
住其所住屯中永遠居留……」。而黑龍江以
北，外興安嶺以南之間的一百多平方公里的
土地劃歸俄國。從此原屬中國內河的黑龍江
和烏蘇里江，即成了中俄的界河，航行權兩
國共同擁有。

那天，我在璦琿歷史陳列館度過長長的
一個下午。回顧了一百多年前的那場浩劫。
中華民族的命運誠然坎坷，但 「海蘭泡事件
」是不可饒恕的罪行。一九○○年七月十五
日俄軍忽然不讓中國人過江，並在隔天將條
約中簽訂 「有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居民」趕到
江邊，或殺或燒或被推落江中淹死的多達五
千人，而有幸能泅回岸，死裡逃生的只有八
十人。主導大屠殺的統帥更無恥到宣布徵用
中國居民遺留下來的糧食、家畜，拍賣財產
，以供軍需。

歷史陳列館用影像、音響、塑像，重現當時動人心魄的歷
史場景，更交織出亂世中生靈塗炭的慘境，呼籲國人莫忘國恥
……我見學生來了一批，走了，又再來一批。間中有中學生，
也有小學生。我注意到一個年輕的女子，她站在影像前面，一
面看一面掏出紙巾，默默地揩掉臉頰上的淚水。她是帶領學生
來參觀的老師，當發現我在看她，嘴角微動，笑得有點腼腆有
些苦澀，是撩起心靈傷痛的一種無言的苦楚罷。

這歷史陳列館是 「重災區」，是當時黑龍江衙門駐地，也
是不平等條約的恥辱簽訂地──璦琿新城遺址。我似乎聞到一
股刺鼻的血腥，更恍若參觀了人間地獄的一面。我默默地走出
大門，步下高而寬敞的石階，艷陽下的遊人還真不少，卻不見
有老外或所謂的白俄。尋思間，忽然記起朋友的侄女對我說過
的： 「過江來的俄羅斯人儘管多到無法數，但他們從來不去璦
琿歷史陳列館。」

從來不去？是無以面對？是膽怯？還是不好意思？又或者
是對這段歷史根本不當一回事？我不由聯想到另一個強悍的民
族——日本。戰後幾十年來，不管內閣換了多少次，政府的
「立場」始終是不變的，那就是永不承認是侵略者，甚至不惜

竄改歷史，百般掩飾。但對於南京大屠殺，還是有所謂的 「維
護世界和平」的民間團體到來獻花什麼的。對於中國人而言，
也不知是怎麼的一種說不出來的複雜情緒，憎恨中復又摻雜着
悲憫吧。但在黑河，俄羅斯人長年與這邊黑河的人挨肩擦背，
熙攘在咫尺間，卻默默地集冷漠於一身。我真想放聲一問：
「怎麼回事？」

（寄自馬來西亞）

半個世紀前，對於遙遠
的加拿大，不少中國人仍感
到陌生。也許由於那裡出了
個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
恩大夫，他為中國人民的解
放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生命

，中國人十分懷念他，腦海中才有了加拿大的名
字。然而在大約四百年前，東方文明強盛的中國
的影響，卻已經跨洋過海傳到北美洲大陸的加拿
大。那時，加拿大還沒有立國，除了土著，只有
來自歐洲的殖民主義者和商人。通過貿易商，人
們知道在地球的另一面，有一個繁榮富饒的國家
叫中國，令人十分嚮往。傳說公元一六六九年，
在魁北克有一個叫羅拔的法國人，說要去尋找理
想中的中國，單身一人背着行李出發。過了一段
時間，由於找不到，只能回到原地。那裡的人友

善地笑他，戲稱他是 「中國人」。據正式文獻記
載，一六八九年，蒙特利爾一位經營皮毛的法國
商人，向當地的新法蘭西殖民政府建議，開一條
從蒙特利爾西南面直通東北面老港的水道，方便
貿易往來。時值中國清初盛世，國力強，聲威振
，受世人膜拜，所以他們把這條計劃創建的運河
叫 「Canal Lachine（中國運河）」，當地地名順
理成章冠以 「Lachine（中國）」。後來運河沒真
正動工，但 「Lachine」的名字卻沿用至今。

一百多年後的一八二一年，英國人接手開始
修建這條運河，並在三、四年後正式通航。該運
河全長十四點五公里。在當時陸路運輸十分不便
的情況下，這條水路對促進交通貿易等方面的發
展起了很大作用，小鎮 「中國」也名噪一時。直
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 「中國運河」終於完成其
歷史使命，停止使用。運河、船台及毛皮貿易博

物館等被列為加拿大歷史遺址加以保護。
Lachine 位於魁北克省蒙特利爾西南角，人口

約四萬三千人，面積十七平方公里。鎮中六成居
民講法語，兩成一講英語，其餘的講各種不同語
言。雖然該地十七世紀已有名稱，但正式建鎮是
在一八七二年。至二○○二年合併入蒙特利爾，
作為其衛星小鎮。Lachine 環境優美，風景如畫。
由於地勢平坦，建有很多寬闊單車道，適合騎車
人士和步行者到此享受寧靜舒適生活，每年都吸
引上百萬遊客，成了魁省休憩旅遊勝地。尤其是
夏天，藍天白雲，綠草碧水，一家大小，三五成
群來到這裡，散步、踩單車，參觀展覽，讓清爽
的空氣洗滌全身，真是其樂融融。

美麗小鎮 Lachine，讓人們輕鬆愉快享受大自
然的恩賜，也從歷史的角度記錄了古代中國曾經
在世人眼中輝煌燦爛的一頁。

種蘭、養蘭、賞蘭在中國已有二
千多年的歷史。從二○○五年開始，
蘭花的價格一路飆升。幾百萬元、上
千萬元的天價蘭花不斷出現在展覽會
上。然而，在 「擊鼓傳花」不再有人
接棒，蘭花的價格自然就像股票一樣

，出現報復性的 「大跳水」。前些天，寧波舉行的一場
「蘭展」上，一位愛好蘭花的熟人告訴我，現在的蘭花

價格雖然還是太貴，但跟前兩年比，已經恢復了理性。
其實，蘭花不單是富人的遊戲，養蘭的價值除了獲

得經濟利益之外，更主要的是讓人賞玩和陶冶情操。蘭
花市場的根本出路在於面向大眾，而不是面向能消費高
端蘭花的大款大腕。

蘭花屬蘭科植物，全世界有一千多屬，數達二萬多
種，其中可供觀賞的有幾千種。廣義的中國蘭應該包括
所有生長在中國的蘭科植物，共有一百多屬一千多種。
我國習慣將它分為兩大類，即澤蘭和國蘭，自然以國蘭
為佳。國蘭花型較小，含蓄素淡，清雅高潔，多有幽香
。它主要分布在我國亞熱帶地區。通常人們指的國蘭有
三十一種，目前較為廣泛栽培的有春蘭、蓮瓣蘭、春劍
、蕙蘭、建蘭、寒蘭、墨蘭七種。千百年來我國名蘭輩
出，在南宋的《金漳蘭譜》和《王氏蘭譜》中記載的蘭
花種類就不下十種，如玉沉大貢、銀邊大貢、龍巖十八
開、十六羅漢、十三太保、巍山朱砂等。

蘭花與梅、竹、菊並稱為 「花卉四君子」，還把它
與水仙、菊、菖蒲並稱 「花草四雅」。自古以來人們就
把蘭花視為高潔、典雅、愛國和堅貞不屈的象徵。中國
蘭花之美在於多姿多彩的葉子和花卉，以及淡淡的幽香
，更在於它那脫俗的神韻。在欣賞過程中人們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基本格調，一般認為可以從蘭花的

「色、香、姿、韻」四個方面來欣賞。
色，主要指花色和葉色。春夏期間，通常蘭葉以濃

綠或翠綠色，並有光潤者為好。秋冬之時，則以葉色蠟
綠有光而無病斑者為優。葉片是構成蘭花整體美和意韻
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張羽就曾有 「泣露光偏亂
，含風影自斜，俗人哪解此，看葉勝看花」的詩句。

香，可說是國蘭的精髓。古人云： 「蘭生於幽谷，
不以無人而不芳」，表明蘭花的噴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人們常用 「國香」、 「香祖」、 「王者之香」、 「天
下第一香」等詞語來形容它，可說是達到了至高無上的
境界。這種香大多給人一種清純幽遠的感覺。由於香氣
來自花中，所以 「一盆在室，滿屋皆香」。

姿，就是欣賞國蘭整株的姿態美。這包括了花姿、
葉姿和體姿各個部分。宋人王貴學有文讚道： 「挺挺花
卉中，竹有節而嗇花，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
惟蘭獨並有之」。的確，蘭花的體態異常優雅，它株形
平穩，骨格俊秀，在無花之時，葉片疏密有致，器宇軒
昂臨風搖曳，婀娜多姿。開花之後，各花之間，剛柔兼
備，顧盼呼應，顯得異常端莊素雅。

韻，是指蘭花的神韻。表面看來這種感覺似乎十分
抽象，但實際上它是色、香、姿的昇華，是外表美與內
在美的和諧統一。因此，要在賞蘭中獲得韻味，那首先
得與蘭花建立深厚的感情。 「濃處味常短，淡中趣獨真
」，蘭花那種怡然恬淡、清新似水的風韻會讓人沉醉入
迷。

蘭花是幽雅的象徵。蘭花常生於幽谷、溪溝邊和林
間平陰地帶，文人稱它具有 「孤芳獨賞」的美德，所以
，國人常稱深閨的美女隱居山林、不求聞達的高人為
「空谷幽蘭」。久居芝蘭之室，則不聞其香。這是因為

人的鼻子已充滿花香了。清人李笠翁的說法，蘭不宜遍

置各處，只宜限於一室，方能於進出之時賞其幽香逸韻
。一般在早春開花的春蘭，俗稱草蘭，在四五月間開花
的叫蕙蘭，又名九節蘭；生長在福建的建蘭，又名秋蘭
，花瓣較小，長只一寸，顏色淡綠，植紫花盆中，蘭盎
互襯，異常好看。美國蘭花形較大，其色亦較富麗，但
似乎沒有這種文靜的香味。沈復的《浮生六記》中關於
蘭有一段極好的描述：

花以蘭為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
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
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
遊幕於外，芸（沈復妻）能親為灌溉，花葉頗茂。不二
年，一日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
初不可解，以為無福消受，浩嘆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
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

滾湯殺蘭與焚鶴、煮琴一樣都是煞風景的事，令人
可厭可鄙可恨！

沈復提到的素心蘭，名字很雅，令人想起陶詩：
「聞多素心蘭，樂與數晨夕。」它花心花瓣都是素的，

素白之中微泛一點綠意。面對素心蘭，會聯想到 「弱不
好弄，長實素心」之高士。蘭的香味不是馥郁，是若有
若無的縷縷幽香。

蘭花有君子之高潔，淑女之貞嫻，所以屈原對它的
歌頌很多，還說，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可見其篤愛之切之深。

在群芳中，我喜歡欣賞蘭花堅韌碧綠的修長葉子，
潔白如玉的花朵，迎風婀娜的舞姿，淡逸中沒有一點纖
塵。它不像尋常花朵那樣，養花一年，看花旬日，葆養
得好，一次花可開半月以上不謝。那持久的淡遠的蘭香
，是世上最高雅的香，隱而不顯，往往於無意中聞到，
而從香中引出你綿邈的遐想，其神秘處就在於此。

蘭花如 「腹有詩書氣自華」的靜女。那持久的芬芳
，那悠長的韻味，那淡遠的情愫，對我來說，受到很大
的感染。中國人愛畫蘭，是世界上獨特的藝術，與書法
一樣，純粹草綠筆墨的表現，沒有書法功夫，沒有從簡
單中寓複雜的構圖，無深淡對比的能力，那就畫成韮菜
燒黃蜂了。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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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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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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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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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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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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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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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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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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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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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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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
習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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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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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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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
說
的
是
一
位
聽
障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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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相

（
東
明
相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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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
學
畢
業
之
際
，
騎
着
單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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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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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故
事

，
旅
途
中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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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形
色
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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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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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成
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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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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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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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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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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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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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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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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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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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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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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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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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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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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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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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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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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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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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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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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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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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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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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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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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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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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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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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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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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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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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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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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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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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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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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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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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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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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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而
，
六
十
年
後
，
他
的

女
兒
才
幫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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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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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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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恒
春
當
郵
差
的
阿
嘉
最
終

找
到
了
恒
春
的
友
子
…
…
在
日
本
男
教
師
的
畫
外
音
和
深
情
的
歌

聲
裡
，
觀
眾
看
到
了
電
影
中
風
景
如
畫
的
台
灣
，
遙
遠
而
陌
生
的

恒
春
小
鎮
，
小
鎮
上
的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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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情
。
蔚
藍
的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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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淨
的
天
空

，
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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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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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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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效
果
讓
觀
眾
感
受
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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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動

和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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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可
從
周
渝
民
和
朱
孝
天
主
演
的
《
這
裡
發
現
愛
》
中
看
到

一
○
一
大
樓
，
故
宮
博
物
院
，
玉
山
，
阿
里
山
，
墾
丁
等
經
典
場

景
，
在
《
轉
角
遇
到
愛
》
中
看
到
三
芝
淺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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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林
夜
市
，
在

《
王
子
變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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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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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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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北
門
鹽
場
，
洋
子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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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些
美
麗
的
風
景
都
給
人
們
留
下
很
深
的
印
象
。

簡論「人走茶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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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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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暖
（
攝
於
二
○
一
○
香
港
花
卉
展
）

王
鋼

﹁三
毫
子
小
說
﹂
指
的
是
香
港
一
九
五
○
年
代
，
售
價
僅

﹁三
角
﹂
的
流
行
小
說
，
這
種
小
書
是
十
六
開
本
，
連
封
面
及

封
底
僅
二
十
頁
，
內
文
可
刊
四
萬
字
的
中
篇
，
還
有
若
干
幅
插

圖
，
甚
至
以
雙
色
印
刷
吸
引
讀
者
。
封
底
一
般
作
廣
告
頁
，
封

面
則
請
名
家
繪
畫
構
圖
細
緻
、
色
彩
鮮
艷
，
與
內
容
相
關
的
插

畫
，
擺
放
在
報
攤
紅
黑
報
頭
的
日
報
叢
中
相
當
醒
目
，
內
容
多

為
奇
情
及
驚
險
小
說
，
讀
者
人
數
甚
多
，
據
說
每
種
書
的
銷
量

以
萬
計
算
，
此
所
以
出
版
社
能
付
每
書
二
至
三
百
元
稿
費
，
在
政
府
初
級
文
員
亦

僅
月
薪
二
百
七
的
一
九
五
○
年
代
，
算
是
相
當
可
觀
的
報
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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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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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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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說
叢
》
、
《
海
濱
小
說
叢
》
…
…
而
以
流
行
小
說
出
版
業
龍
頭
大
哥
﹁環
球
出
版

社
﹂
的
《
環
球
小
說
叢
》
獨
領
風
騷
，
我
有
一
份
此
出
版
社
三
毫
子
小
說
的
書
目

，
羅
列
書
名
百
多
種
，
流
行
小
說
名
家
：
楊
天
成
、
鄭
慧
、
龍
驤
、
杜
寧
、
上
官

寶
倫
、
史
得
（
三
蘇
）
、
羅
蘭
、
依
達
…
…
等
均
在
此
寫
過
不
少
。
而
令
我
略
感

詫
異
的
，
是
我
一
向
認
為
是
嚴
肅
文
學
作
家
的
：
上
官
牧
、
司
空
明
、
黃
思
騁
、

路
易
士
、
王
樹
（
書
法
家
王
植
波
）
等
，
都
是
《
環
球
小
說
叢
》
的
作
家
。

此
外
，
我
還
在
此
書
目
及
其
他
出
版
社
的
三
毫
子
小
說
上
，
發
現
了
一
些
大

家
熟
悉
，
或
者
可
以
聯
想
的
作
家
名
字
：
南
宮
秋
、
貝
娜
婷
、
張
續
良
、
俊
人
、

夏
易
、
歐
陽
天
、
李
維
陵
、
易
文
、
喬
又
陵
…
…


